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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艳菊

冬日里，粥是很受欢迎的食物。寒咝咝的早晨，不情不愿地
从热被窝里起来，若餐桌上放着几碗冒着热气的粥，起床带来的
坏情绪顿时就好了不少，心里上也跟着暖和了。这就是粥暖身心
的神奇之处。

早晨是一天里温度很低的时刻，不过喝了一碗热粥出门，根
本不用惧怕严寒。走在寒风里，似乎有那碗粥给自己撑腰，手脚
都热乎乎的，胆子也大了，昂首挺胸的，底气十足。

故乡人有早晚喝粥的习惯，没有粥，就不像一顿饭，总觉得
哪里都不对劲。尤其在冬天，家家的厨房里都要煮上一锅热腾腾
的粥。小时候，家里没暖气，农家人的房顶高，屋子里空空冷冷
的，粥就是最贴心的御寒食物。

早上出门喝粥，傍晚放学回家还得一碗热粥。手脸冻得红红
的，脚也冻得冰凉，母亲赶紧递过来一碗热粥，让赶快暖暖手。
双手捧着碗，暖暖的。坐在烧得热烘烘的灶前，一边喝粥，一边
看母亲准备晚饭。父亲在旁边温和地问着在学校的学习情况。这
样很平常的时光，却让人觉得特别幸福。喝得暖暖的，吃得饱饱
的，坐在没有暖气的屋子里写作业，才能静下心来。

从前的时光，热腾腾的粥是最清晰又最温暖的记忆，串联起
一个个平凡艰辛而悠缓温情的日子。

如今在异乡工作生活的我依旧保持着多年的老习惯，一碗粥
搭配两盘小菜，就是汤汤岁月里最温暖可口的饭食。

今年冬天很冷，温度最低的时候，把人的手冻得伸不开。因
此，在饭食上，粥陪伴我最多，给了我很多很多温暖。这么冷的
天，喝一碗热气腾腾的粥是很幸福的事。

从前在故乡，煮粥很简单，食材也有限。抓一把自家地里种
的黄豆或黑豆或花生淘洗干净，提前泡好，放进锅里，添上几碗
水，水开后，煮一会儿，然后搅点面糊倒进锅里，搅匀，滚两三
回，就可以喝了。而到了冬天，煮粥的食材就是红薯了。家家户
户都会留一大块地种红薯，秋收之后，就留着冬天煮粥喝，所以
冬天的粥最甜最暖。冬天虽然冷，也总是会让人期盼。

现在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红薯，生活丰富便利。今年冬天网
上购买了很多煮粥的食材。红红绿绿的各种各样的豆豆，燕麦，
大玉米粒，高粱米，小米，糯米，葡萄干，红薯……每天换着食
材，煮各种美味的粥喝。朋友问我，你每天都喝粥，不厌烦吗？

从小到大到现在，厌烦的念头还真是从未有过。有时候，去
外面几天，还会十分想念家里那一碗热粥的淡香温暖。

于我来说，冬日里快乐的事莫过于下班后回到家，可以喝一
碗热粥，不仅暖身，也暖心。外面冰天雪地，人在暖融融的屋子
里端上一碗温软香甜的热粥，边喝边和家人说说一天中的事。欢
喜的事情像阳光，光亮蹦蹦跳跳，让生活充满朝气。忧伤的事情
呢，不知不觉在粥的温暖里融化了、平静了，像溪流，舒舒缓
缓，清清淡淡。

（作者系北京市大兴区文学爱好者）

一碗粥的温暖
□鲁珉

现在的人大多喜欢旅行，去游历大好河山。眼见为
实，才感觉到多彩世界。比如，去黄山华山，是一幅幅
山水画。去婺源周庄，是一幅幅水墨画。

倘若是去古画里走一走，也不失为一种旅行。而
且，这种旅行，还会打上深深的文化烙印。去盛唐，去
北宋，感受那时的云与月，那时的风与雪。画里少不了
山川河水、亭台楼阁，以及人们的喜怒哀乐。

若是去古画里走一走，首先必去的定是北宋时的
《清明上河图》，跟着张择端一同去汴梁。当你一只脚踏
入那画时，迎面而来的是，远道而来的骆驼队伍。赶紧
上前，打听下大漠那边是真的没有下过雨么，没水的地
方怎么生活。来客摇摇头，可能听不懂我的语言。于
是，转身就走上那座小桥，看河中小船划过绿水看够
了，就去逛一逛街市。置身鳞次栉比的屋宇中，看进进
出出的茶坊、酒肆、肉铺那些各种铺子，忍不住也会掏
出几枚铜钱，买一碗酸梅汤，就立在店铺前一口气喝
下，那无以言表的清爽顷刻间便涌上心间。

对于一个极喜山水之人，沿《富山居图》走一遭也
是必须的。那时的富春江不知道与现在的有没有不同，

只是感觉到黄公望笔下的富春江两岸，人烟稀少，田地
不多，山清水秀，一切都悠然沐浴在阳光之下。徒步在
富春江的沙滩，体会那种悠闲在水一方的闲情。在激流
中挥动桡楫，体验什么才是激流勇进。就在那一幅画
里，可以从夏天走到秋天，拾起飘落的树叶，感受一下
什么叫繁华落尽。

如果还不够，就去溪山走一走。《溪山行旅图》，典
型的北国风光。你可以领略到范宽画笔下的重山迭峰，
雄深苍莽。当你被眼前的景色吸引时，蓦然回首，就能
看见远处的两峰相交处，一白色飞瀑如银线飞流而下，
堪比“飞流直下三千尺”的庐山瀑布。溪边的松树，刚
刚长出新芽，几只黄鹂悠悠地落下，“绿阴不减来时路，
添得黄鹂四五声”，和着溪水向远处流去，只留下你一个
人呆呆地立在溪水边。

石涛的《山水清音图》，也是值得多次去的地方。错
落纵横的山岩间，奇松突兀。有山必有水，一切都在山
水间。一袭瀑布从山上直泻下来，流进竹林，经过亭
阁，注入深不见底的沟潭。走着走着，你会遇见两位高
人对坐桥亭，有一只棋盘在心中，双方你来我往，点子
成谱。你或许能够看出其中的妙棋，只是不能多言。观
棋不语真君子。

已是冬天了，如果去宋时的雪天旅行定是别有趣
味。去哪里好？就去马远的《晓雪山行图》吧。一个大
雪封山的天，跟着村民去山里烧炭，去打猎。出山时，
收获一定不小，除了小毛驴驮的木炭，居然还肩挑着一
只野山鸡。那时没有禁捕野生动物的法律吧，不然，不
会那样大摇大摆。看此画面，就想知道那木炭和野山鸡
是自用还是去集市上卖，于是继续跟在村民的后面，看
个究竟。

时光犹如落叶,飘落一季就是一年。千百年来那些存
于古画中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市井小事，都是一段
段真实的历史。若能与那些画家一道，隐逸于江湖，寄
情于山水，远离喧嚣，不与谁争,宠辱不惊。

古画里有太多旅行的地方，穷其一生也未必走完其
中的很少部分。但在那一个以自然为师、以山水为画的
时代，即便是只走马观花式地走一走，也是好的。

真想穿越到古代，特别是去宋朝。变做一只鸟，飞
翔在张择端《清明上河图》青色的天空，俯瞰《溪山行
旅图》跌宕的溪涧，栖息在《富山居图》花开的江畔，
将一尽山水揽于心间。

（作者系湖北宜昌市文学爱好者）

沿古画里的山水走一走

□路来森

天欲雪，但雪还没有落下，正处在一场期待中。
在北方，一场好雪，一场大雪的酝酿，通常是很安

静的。天上阴云密布，云，不是很黑，是一团的灰黑
色，厚重、黏稠，仿佛混沌未开。云，压得很低，铺天
盖地，压到了山顶上，压到了房顶上，压倒了树杪上，
压在了每一个人的心头上。气压很低，仿佛整个天下，
都在窒息下来，一道道无形的墙，随时都会让人碰壁。

没有风，或者只是一点点儿微风，但你却仍然感受
到一种涌动，一种气流的涌动，只是很慢，很沉重，迈
着滞涩的步伐，缓缓前行。你感受到了空气中，越来越
重的湿气，仿佛，头顶的云层，正在渗漏。

忘记是日本的哪一位作家了，他在文章中写道：每
当这一天，要落一场大雪了，一只乌鸦，就会飞临他家
的庭院，在庭院中，踯躅一阵，呱呱叫几声，然后飞走。

于是，紧跟着的一场大雪，就来了。
鸟儿，是有灵性的，特别是对于天气的变化。
村口的几棵大树上，撮落着几个喜鹊窝。天欲雪，

你会发现，喜鹊们变得异常焦躁起来，站在鹊窝的边
缘，不停地环绕行走，不停地喳喳鸣叫。在沉闷、安静

的空气中，喜鹊的叫声，格外嘹亮，像一道道闪电，撕
裂着雪前的寂寞。

行路走过村口的人，听到喜鹊的叫声，每每会站
下，望一阵，然后自语道：“哎，天要落雪了。”

村口，堆积了一座座柴草垛。柴草垛上，落满了麻
雀，唧唧唧地叫着，忙碌觅食。时飞时辍，忙作一团，
叫声，亦是搅作一团。不知谁家的几只鸡婆，围定了柴
草垛，喙啄觅食，草屑乱溅，尘土浮漾，鸡婆们，大概
也知道快要落雪了。

几只家狗，耷拉着尾巴，从大街上走过，一副有气
无力的样子，嗒然若失。

村子里的人，站立庭院，望望天空。开始忙碌起来。
墙头上，挂晒的菜缨子，要收起来；墙角上，竖着

的家具，要归拢起来；大件的柴草，要捆绑好，收进灶
房中；大牲口，要牵进畜圈中……

然后，沉思一会儿，就情不自禁地操起竖在墙角的
扫帚，打扫起庭院来。

地面，变得潮湿起来。扫帚哧啦哧啦地扫过，地面
上留下一道道润润的划痕，像是一缕缕的记忆，给昨日
镌刻一下一道道符印。随着清扫的进程，扫帚前，渐渐
堆积起一些草屑，一些杂物，一些尘土。

霍然间，墙头上，或者庭院大树上，栖止的一群麻
雀，就飞临了——忙着在堆积的杂物中觅食。清扫庭院
的人，不耐，就吆喝一声，或者挥动一下手中的扫帚，
麻雀们便迅速飞走。但也许只是一瞬间，麻雀们复又飞
回，继续在堆积的杂物中疯狂觅食。

清扫庭院者，很是无奈，只好暂时停下，看着麻雀
们继续觅食。人，却是笑吟吟的，他知道：麻雀们是在
为大雪的到来，而储存食物。

终于，庭院彻底清扫干净了。干干净净的庭院，在
迎接一场圣洁的雪。

啪嗒一声，第一滴雨点落下了。跟着，更多的雨点
落了下来，只是落得很稀疏，稀疏如散落的音符，在为
一场雪，奏响前奏。

雨，还没有停，一片一片的雪花，就夹杂着落下
了。很快，就再也看不到雨滴了，只有大片大片的雪
花，纷然而降，纷纷扬扬，漫天飞舞。

乡人站在了堂屋门口，背倚门框，喜滋滋地望着，
情不自禁地叹一声：哎，好大的一场雪啊！

天欲雪，天已雪……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昌乐县实验小学）

天欲雪

□武华民

立冬后，大风至，气温一降再降。
在人们的眼里，冬天往往是冷酷无情的代名

词。的确，冬天里雁儿已南飞，大地褪却了绿
色，茂密的树木早已失去了往日的圆润和丰满，
留下孤独的枝条守望着天空。即便是晴天，寒风
卷裹着飞沙树叶，把太阳的热情盘驳的所剩无
几。万物显得臃肿和迟钝，寒风所及，又多了些
许萧条。

而我，却喜欢冬天，也许缘于自己的经历。
我出生的那个冬天，特别的漫长和寒冷。广袤的
农村，三年的自然灾害肆虐过后，大地一片的荒
凉。乡亲们早出晚归，精心伺弄着土地，在田间
劳作的时间更长了些，但贫瘠土地上的寒冬，更
增加了困顿和无奈。

同样是在一个寒风瑟瑟的季节，为减轻家里
的压力，给自己寻一条生计，尚未成年的我便匆
匆离别故土，来到男子汉云集的绿色世界里。不
曾想，这一走，就让我远离故土三十多个春夏秋
冬。

人生关键节点上偶遇冬季，使我对寒冷、对
冬天、那个萧杀苦寒的世界，既感温暖，也深怀
敬畏，同时还有一份梦想和期待，一个人的时
候，时常望着空旷荒野和满山飞雪，若有所思。

在我的意识里，感觉冬季像是一位睿智老
人。漫长的岁月里，青涩一点点地演化，渐渐成
熟起来。他沐浴过春风，经历过骤雨，看到过鲜
花烂漫，也有过成功的喜悦。曾经引以为豪的满
头黑发，也在岁月里褪却，霜发丛生。眼睛不再
清澈，昏浊里多了些执着和深邃，透射出淡然和
坚毅。在这样阅历丰富的老人眼里，悲欢离合也
只是一种寻常日子，阴晴圆缺也只是生活的应有

之意。到了一年中最后的季节，日子包容和宽厚
起来，更多了份宁静和淡淡的温暖。

有时候，我又觉得冬季像一位孕育生命的女
人。季节有更替，人生有佳遇，此乃必然。那已
然走过的春夏秋三个季节，仿佛是女人十月怀
胎，其中，有坎坷，有痛楚，但更多的是幸福和
希望、甜蜜和梦想。时间一往无前，不可阻挡。
孕育生命的女人轻巧不在，步履多了些笨重，但
孕育着的充满活力的崭新生命，预示着无限的可
能。一个温馨美好的世界，在每天悄然变化和幸
福的等待中，悄然来临。

也有人说冬天像一位高明的医者。天寒地
冻，白雪皑皑，天地一色，世间万物收敛了锋
芒，披上层厚厚的装扮。寒冷和冰雪，消灭害
虫，也消亡了一些病菌，还万物一个洁白无暇的
世界。在这样漫长的冬季里，伤口获得了治愈，
疲惫已然抚慰，包袱不见了，满血复活、蓄势待
发的万物，期盼着不远处的春暖花开。

时令既然已经安排了春夏秋之后这样的冬
季，那么从万物的萧条肃杀到新一轮的青春热
血，在独一无二的冬季，连同苦寒与飞雪，孕育
与梦想，一起让这个世界有如此丰满的内涵和魅
力，才会有如此斑斓的期待。

记得唐代孟郊在其 《洛桥晚望》 中写道：
“天津桥下冰初结，洛阳陌上人行绝。榆柳萧疏
楼阁闲，月明直见嵩山雪。”明月、白雪都是冰
清玉洁之物，冬季里，天空与山峦，月华与雪
光，交相辉映，上下通明一片银白。时空相隔一
千多年的诗人，在萧疏的洛城冬景中，描绘出一
个晶莹清澈、孕育着无限生机的新世界，不也正
迎合了人们对冬季的美好祝愿么？

（作者系河南省洛阳市文学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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